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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莆阳
□陈建舜

行善启兴化，慈悲满宋城。
弘仁安四海，普济佐群生。
近郭白塘富，长桥绶水横。
圩田盈陌野，黎庶乐耘耕。
智日非孤鹤，钱妃敢掣鲸。
苍陂勇触激，侧径映清泓。
劫火尚犹忆，家财可尽倾。
春寒扶困厄，骏骨救疲氓。
大爱感天地，青山毓骏英。
筑坝人浩荡，疏河岁峥嵘。
是地书声远，当年倡教赢。
邻里恩荣重，英雄子弟兵。
新市弦歌盛，古府产业荣。
双轮栖计策，一叶系民情。
福道安居便，浮生健步轻。
初心一热面，不计千载名。

木兰溪畔爱之城
□林新

壶山兰水碧相牵，湄海潮痕刻善年。
早市秤星明德路，晚窗灯语暖心篇。
抱芹人渡烟波外，衔木莺归荔阁前。
若问春风何处著，千家扉页印红笺。

七律·爱暖莆阳
□郑金国

荔城自古毓灵光，大爱如潮润八方。
孝里遗风承圣训，壶山秀色映慈航。
千村义举春潮涌，万众仁心暖日长。
但得莆阳薪火炽，人间处处是天堂。

五律·爱满莆春
□蔡金炎

壶山兰水岸，奋马独扬鞭。
一月元宵闹，千秋古府镌。
天妃祈福愿，荔谱作家传。
欲觅春之爱，来莆过大年。

爱满荔城
□郑元龙

仁风绵古邑，大爱润莆阳。
接踵多贤士，千秋誉未央。

莆阳爱满
□郑立新

壶兰雄邑踞闽中，孝子名邦德化通。
一脉湄洲承大爱，千秋海舶仰慈风。
绶溪橘柚连云熟，故里枌榆映日红。
更喜今朝春色好，莆阳盛景九州崇。

七律・大爱莆阳（通韵）
□黄鸿彬

绶溪波暖漾春灯，梅萼初开映玉庭。
一自慈航分海月，万家烟火共风清。
壶山耸翠凝仁气，兰水含章载善名。
最是人间真意在，潮声长伴岁安宁。

满江红·大爱莆阳春咏
□吴舜义

九鲤三湾，兰溪畔，爱心遥寄。咋可忘、开莆倡
学，万民受益。延绶陂成滋北埔，木兰溪引沃南地。
尽铺路，挥汗石桥边，千秋揖！

波浪起，潮头立。神女拜，澜安逸。更连绵倭患，
戚军天庇。百姓辛勤初画就，原公惠泽难遮蔽。皆有
怀、物阜更民康，甜如蜜。

沁园春·爱城流韵
□郑丽钦

爱漫壶山，春沸兰溪，福织绶纱。看湄洲月满，潮
传尺素；木兰霞起，浪涌仙槎。橘印窗红，糕堆雪软，
廿四云炊香透家。添慈线，正灯帘摇梦，星雨飞花。

八方客聚烟霞，正九鲤衔春入鬓华。笑姑苏旅舸，
争尝海月；陇西鞍马，细啜岩茶。妈祖拈馨，梅妃舞玉，
一曲盘歌醉不涯。重斟取，这人间至味，爱是吾华。

水调歌头·爱之城
□吴中胜

一溪木兰碧，九转绕莆阳。谁裁烟雨，剪来千里
浣春裳。几度潮生湄屿，几度云移帆影，都付水纹
藏。漫步玉湖畔，星斗漾流光。

润阡陌，分荔露，转帆樯。纵流东去，一水襟带海
天苍。却道天妃有爱，化作万家灯火，岁岁引归航。
且看春波处，月在水中央。

满庭芳·先锋调解室
□林如峰

花绽云开，雨消霾散，一何和气愉愉。脚量阡陌，
高下细和粗。多少纷纭琐碎，辅婆口、情挟风徐。源
流洁，身端影直，挺带渐宽舒。

嗟乎！三十载，枫桥念望，根植维初。况法依于
理，勤伴于儒。堪把无为大爱，化成汗、付与千夫。休
言老，尘寰走遍，潇洒有唐虞。

沁园春·醉美莆阳
□郑志梅

致雨壶山，春涨木兰，信美吾乡。瞰潮音湄屿，盟
鸥舞雪；晨曦宁海，旭日金黄。舟楫通津，渡头溯宋，
千载烟霞入典章。凝眸处，有绶溪钓月，荔子流香。

海滨邹鲁遗芳，更薪火书灯日夜张。数艾轩理
趣，梅妃气骨；君谟笔铁，夹漈青缃。妈祖灵光，家山
气象，俱化人间大爱彰。长风起，看云帆直向朝阳。

15座高大的红桔塔矗立眼前，它由无数橙红的桔子
紧密排列、层层堆叠而成。这些桔子浑圆饱满，色泽鲜
艳夺目，洋溢着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红桔塔上还点缀
着众多红色的祈福牌，上面写着“春”“福”“寿”

“德”等吉祥字眼，字体工整刚劲，寄托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祈愿……

农历正月初三，莆田的春节狂欢刚刚拉开帷幕。在
江东浦口宫举办的万斤红桔垒桔塔闹元宵活动，更是将
这份节日的喜庆氛围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人们将见证万
斤红桔搭起 15座桔塔的宏大场景，其中最高的桔塔高
达6.06米。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队伍巡游以及各类
非遗民俗表演。

江东，这个坐落于木兰溪畔的古老村落，是唐玄宗
的妃子梅妃江采苹的故乡。江采苹出生于莆田江东的一
个医道世家。她自幼聪慧过人，9岁便能诵读《诗经》，
15岁便以诗文才情闻名乡里，被誉为福建第一位女诗
人。她品性高洁，酷爱梅花，入宫后因其所居之处遍植
梅树，被唐玄宗称为“梅妃”。安史之乱时，梅妃不愿
屈从于叛贼，最终舍生取义，其刚烈气节为世人所敬
重。其兄江采芹国舅亦在战乱中率子江春奔赴平叛前
线，最终壮烈牺牲。据《莆田县志》和清代重修的《江
氏族谱》记载，为纪念这位才貌双全、忠贞爱国的奇女
子，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乡民们在江东建起了
浦口宫，奉祀梅妃与江国舅，举行“春秋二祭”。春祭
时创造出的“红桔叠果龛”形式，便是如今红桔塔的
雏形。历经千年传承，这种祭祀形式逐渐与莆田元宵
习俗相融合，演变成了如今震撼人心的浦口宫红桔
塔。它既是莆田最早的元宵活动，也是全国最早开启
的春节狂欢，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前
来旅游参观。

正月的江东，空气中弥漫着红桔独有的清甜气息。
15座高耸的桔塔将浦口宫映照得金碧辉煌。红桔塔的制
作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一场充满神圣感的仪式。每年
农历正月初三清晨，村民先要在浦口宫主殿上举行隆重
的传统乐器演奏，意在“打通呈祥”。6位身着传统服饰
的乐师各司其职，司锣、司鼓与4位大笙吹奏高手配合
默契，演奏的曲牌从《大且喜》《满江风》到《大开
门》《一江风》再到《梁州序》，一曲曲莆仙戏锣鼓经与

经典曲牌在古老的梁柱间回荡。演奏需进行三通，每一
通音乐都由低沉渐至高亢，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像是在
唤醒沉睡的神灵，也象征着新的一年从沉寂中渐渐苏醒。

演奏中最特别的，当属“石狮镇鼓”。那只镇在鼓
面的小石狮，相传是唐玄宗御赐，意在以石狮压住鼓面
来调节音量和音色。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细节，让人们
聆听到了来自盛唐宫廷的遗响，也体现了莆田民俗文化
中“雅俗共赏”的深厚底蕴——既有民间狂欢的热烈氛
围，又不失宫廷音乐的庄严规范。

当“打通呈祥”的余音在晨光中渐渐消散，制作红桔
塔的仪式便正式开启。上午 8时，各社的队伍护送着新
鲜的红桔浩浩荡荡地“进宫”。在这15座桔塔中，有13座
是依据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年）全村 13社重修浦口宫
时的出资金额，确定了红桔的个数与塔身的高度，因而各
座桔塔高低不一。另外两座则是1985年新增的。

制作桔塔的器物十分讲究，果盆是用樟木雕刻并饰

以金漆，上面精心刻绘着百福、百寿、龙凤呈祥等吉祥
图案。果柱一般选用质地坚硬的黄棒木或黄烈木，高度
与“红桔塔”等高，作为塔身的主体，确保桔塔在层层
叠叠中依然垂直稳固。层板则采用实木正漆，显得沉稳
大气。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红桔，必须个个新鲜饱满，
同一层的红桔大小必须严丝合缝地一致，唯有如此，才
能使桔塔在重力的作用下层层平衡，屹立不倒。

这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技艺的比拼。各社制
作的桔塔高低不同，投入的人数也有所不同。最多的社
需派出30多人，所需红桔数百公斤；而最少的只需6人
就能完成制作，红桔仅用 10公斤。制作过程有着严格
的要求，大多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把关，挑选红桔时必
须确保每一颗都是新鲜的，同一层的大小也要一致。

桔塔的叠筑也是一项技术活，底层由 16粒红桔上
下相叠，每层用两个红桔上下相叠围成圆形，随后逐层
递减。层与层之间巧妙地嵌入一个圆形层板，起到分隔
与稳固的作用。随着逐层叠加，塔身逐渐收缩线条，直
至顶层仅用 4个红桔收结。最高的桔塔高达 6米以上，
直逼屋梁，最低的也有 1米之高，15座桔塔高低错落，
极具视觉美感。当最后一座桔塔制作完毕，会郑重地在
顶层挂上“三春”，寓意新的一年三春开泰、红红火
火、吉祥如意！

从农历正月初三到初八，几十场精彩纷呈的非遗民
俗活动在江东浦口广场轮番上演：戚家军抗倭的战旗猎
猎作响，潮汕英歌舞的刚劲豪迈与江东舞龙的灵动飘逸
交相辉映，澄赢高跷的惊险绝伦、杨门女将的英姿飒
爽、板凳龙的蜿蜒盘旋，再加上夜空中千架无人机编织
出的绚烂光影，共同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
民俗画卷。

如今，浦口宫红桔塔早已成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每年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探访。

江东红桔塔是一扇窗口，让人们得以窥探莆田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梅妃的才情气节到莆仙戏的艺术
瑰宝，从唐代的宫廷遗音到现代的无人机表演，在这里
完美融合。它更是一个象征，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出的蓬勃生机，正成
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到了农历正月初八，便是拆桔塔的时刻，这些承载
着满满祝福的红桔将被送往各家各户，寓意着把吉祥和
好运送进每一个家庭，为新的一年带来美好的期许。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也将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踏上
归途，他们的行囊里不仅装着分得的“吉祥”，更装着对莆
田文化、对中华传统的深深敬意与眷恋。而江东桔塔的
故事，也将随着新年的脚步，继续传承，生生不息……

东头街，是一条横卧于沿海之地的老街道。这街不算
长，不过一里；不算宽，最窄处仅五尺而已。然而它却如一
条固执的老血管，自宋代蜿蜒至今，输送着商贾的血液，滋
养着两姓的宗族。

朱赏为朱氏之祖居此，当初也不过是寻常渔村。先为
东沙，后分拆为东沙与朱寨两个宗族，一姓蔡，一姓朱，竟
将一条街生生劈作两半。然而街市却不管这些，只管热闹
下去。900年来，朱蔡两姓在此街相争相和，竟也成就了一
番奇特的共生景象。

东头街的海产品上市不分季节。街两旁的摊位上，总
是摆满了各式海货：带鱼银白如剑，黄鱼金黄似锦，还有那
些叫不出名字的贝壳类，在晨光中泛着湿润的光。

每隔几个店面，便有一张海蛎桌，总有几个女人围坐
在一起，谈笑风生，诉说家长里短。她们一手扶着海蛎壳，
一手用铁制小“蚮挑”挑起一只只鲜活的海蛎，再熟练地放
进面前的小木桶中。

姨姨家在东头街附近，小时候到她家作客，“海蛎煎”
是必不可少的美味。我总以为，用东头街的海蛎做的“海
蛎煎”，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味之一。

街上也有许多摆摊的小商贩们，拿着刚刚在码头船上
卸下来的海鲜。他们并不吆喝，只是在街角静坐着，偶尔
有客人来，攀谈几句，就定好了价格。客人一般不还价，仿
佛这价格是自古定下的规矩，不容更改。毕竟刚刚下船的
海鲜，只有这里才有。整条街的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却
不令人厌烦，反倒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气息。

街上的店铺，多是老字号。打金铺的老师傅戴着老花
镜，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将金块敲打得极薄；药铺里的老
中医，把脉时总要闭目凝神，仿佛在与病人的五脏六腑对
话；算卦先生面前摆着八卦图，手指在上面摩挲，口中念念
有词。这些营生，在别处或已式微，在此地却依然顽强地
存活着。

街上有一家“百牟剃头店”。店门不过一丈见方，却挂

着副对联，字迹早已褪色，却仍能依稀辨出“干天下头顶事
业，做世上顶上功夫”几个字。店主是个精瘦老人，手持剃
刀，在顾客脸上游走如飞。那刀法之准，动作之快，令人叹
服。店内墙上挂着面斑驳的镜子，照出的人影都有些扭
曲，却无人介意。这里没有一人一巾的讲究，二条毛巾即
可擦净一天内所有客人脸面上的污渍。那赠送的掏耳朵
的绝活，那种舒服感令人欲罢不能。老主顾们说，这店开
了足有60年，剃头师傅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手艺，至今生意
依旧热闹。

记忆中，街角处，常有个拉二胡的盲人，人称吓奶。我
不理解他那个大男人为什么被叫作“吓奶”。他那把二胡
拉得纯熟、凄厉。

很小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夫妻俩在我们村行乞的情景，
那个瘦弱的女人视力也不好，貌似只能勉强识路。她是他
的拐杖，吓奶要么扶着妻子的肩头，要么拉着妻子递来的
木棒，在乡间阡陌上缓慢而艰难地行走。

我们村子离东头街有七八里远，但也姓朱。村委会主
任吓桂拿出了族谱，说阿奶是我们村这一房的宗亲。他吩
咐全村人管好自己家的孩子，拴好自己家的狗，不准欺负
他们。吓奶夫妻俩每次来我们村，总会受到善待，身上的
黑乞袋也总是装得满满的。如果是到了中午，吓桂准会留
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

“七月出来啊七月半，家家户户公婆要讨债，有钱银子
烧齐齐，没钱银纸烧一半啊……”“咚咚咚，哜”。吓奶的腋
下夹了一节梆鼓咚，一手拿着竹板，另一手在竹鼓上拍打
着节奏，他那略带沙哑的腔调唱的“乞丐诗”是至今为止我
听到的最好的版本。

20世纪 70年代末，吓奶来我们村。他是带着两个孩
子一起来的，原来他的妻子在那不久前去世，留下两个幼
小的孩子。在村委会主任家门前的巷子里，我亲耳听到他
泪流满面诉说妻子种种的好。

此后他便不再出村行讨。每日，他就在街角拉胡，面

前放个乞碗。那二胡声如泣似诉，那是倾注了他对妻子深
深的思念。驻足的路人会丢下一两分钱。钱不多，却足以
养活他和孩子。

我曾见他收摊时，用竹竿探路，慢慢走回家去。背影
瘦削，却挺得笔直。

吓奶的二胡声，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经
过此地时，那个转角弯已空无一人，只有几根杂乱放置很
久的木头，上面的蜘蛛网纵横交错。

正月里，东头街便换了模样。朱寨大宫前的民俗表演
引来四里八乡的看客。街的另一头金沙宫圈灯的喧闹声
能传到几里外的大海。然而热闹过后，东头街又恢复了它
惯常的节奏：清晨的海货交易，午后的茶肆闲谈，傍晚的炊
烟袅袅，日日如此。

去年春节前，我再次来到东头街。恰逢细雨，青石板
路上泛着水光，倒映出两旁老屋的轮廓。那些斑驳的砖
墙，歪斜的门框，残断的柱子上泛黄的字迹竟在雨水中显
得格外清晰。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抽水烟，烟雾与雨丝交
织，模糊了他的面容。

东头街终究会消失的，我想。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如
这细雨中的烟雾，慢慢消散。到那时，谁还会记得吓奶的
二胡声，记得百牟剃头店的顶上功夫呢？

夜晚的东头街，安静得如同一幅水墨画。
不远处，浮山上，蔡襄雕像在灯光的反照下，宛如明月

般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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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兰流韵·大爱莆阳
——莆田市诗词学会“爱之城”作品选登

东头街，时光里的老故事 □朱福忠

浦口宫内高高垒起的红桔塔。 蔡昊 摄


